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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于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国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Ｌａｎｇｓｔｏｎ
Ｈｕｇｈｅｓ，１９０２－１９６７）与当时其他美国黑人知识分子和作家一样，从一开始就表
现出了强烈的种族政治意蕴，其诗歌所追求的以实现种族自由平等促进美国民

主和人类社会和谐的政治理想为他赢得了“自惠特曼以来美国最伟大的民主诗

人”①的声誉。在二十年代哈莱姆文艺复兴期间他的诗歌从三个层面表达了他

关于美国黑人实现自由平等的民主之梦。首先，他强调黑人种族身份认同，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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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黑人民族从自我束缚中解放出来。例如，他的《黑人谈河流》表现出对黑人种

族的高度认同和强烈的种族自豪感。其次，他强调对美国身份的诉求，力图将黑

人民族从体制和观念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实现种族平等。例如，他在“我也”一

诗中写道：“明天，／……／我，也是美国”（Ｈｕｇｈｅｓ４６）②，突显了黑人民族对美国
身份的诉求。第三，休斯呼唤种族之间相互接受友好相处，梦想构建一个和谐的

未来世界。在“哈莱姆夜歌”中，休斯则站在被誉为美国黑人文化之都的哈莱姆

向外轻轻地发出邀请：“来吧，／让我们在夜色中一起漫步／并歌唱”（Ｈｕｇｈｅｓ
９４）。当哈莱姆黑人区的言说者“我”邀请哈莱姆之外的人在夜色之中一同漫步
和歌唱的时候，一种对种族之间友好和睦的期盼溢于字里行间。正是这种突出

而又深刻的民主理想使休斯成为被公认的美国民主诗人，这也正是许多研究者

所高度认同的一个方面。然而，当学界认同和肯定休斯民主理想的同时，往往忽

视了对休斯关于如何实现民主理想的思考进行研究，这正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所

在。

休斯作为热血青年步入文坛的二十年代，正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或“新黑人

运动”时期。如罗伯特·海登（ＲｏｂｅｒｔＨａｙｄｅｎ）指出的，这场运动“与其说是我们
通常所说的一场运动，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种族态度和理想的形成，是一种在

这些新的种族态度和理想以及反潮流的时代精神激发下喷涌而出的创造力”

（Ｈａｙｄｅｎｉｘ）。这一运动见证了新一代的美国黑人知识分子在民族意识的觉醒
和新的民族价值观形成的努力和整个黑人社会的进步。种族自由平等的理想成

为美国黑人知识界的共同声音，如何实现种族自由平等的理想，也成为包括休斯

在内的２０年代美国黑人知识分子积极思考并且勇于探索的一个问题，但存在着
众多不同的声音。哈莱姆文艺复兴的灵魂人物之一克劳德·麦凯（ＣｌａｕｄｅＭｃＫ
ａｙ）作为一名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的支持者，主张以流血革命的手段赢得种
族自由。他在美国数城爆发仇黑骚乱之后写下的“假如我们必须死”这首诗中

慷慨激昂，号召黑人以革命手段捍卫民族尊严和人的尊严，从而赢得人性上的平

等和精神上的解放：“假如我们必须死，不要像猪猡一样死去／……／我们将面对
那群凶狠而又胆怯的屠夫，／虽然被逼到墙角，至死也要回击，像男儿一样！”
（ＭｃＫａｙ３５５），而马科斯·加维（ＭａｒｃｕｓＧａｒｖｅｙ）则主张“回归非洲”，选择了看似
激进实则回避现实的策略；布克·Ｔ·华盛顿（ＢｏｏｋｅｒＴ．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的迁就主
义在２０年代仍然拥有很多追随者，主张黑人民众用务实的服务赢取白人美国社
会的接纳；杜波依斯（Ｗ．Ｅ．Ｂ．ＤｕＢｏｉｓ）则坚定地反对华盛顿的迁就主义，主张
黑人应该积极行动，特别要依靠正面宣传树立黑人的良好形象，以赢得白人社会

的尊重③。休斯对于他的时代作出了回应，但他并不是随波逐流，而是站在时代

的潮头塑造出狂放不羁的艺术个性，形成了自己具有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的种

族意识和民主思想。休斯十分强调道德力量在实现民主理想过程中的作用，具

体而言，美国黑人的自我完善和美国社会良知是通向种族自由平等的有效路径。

自我完善是休斯对黑人种族的呼吁。黑人民族在美国社会实现自由平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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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必须要完善自我，这是美国黑人民族通过自我发现、自我改造走向强大的过

程，也是黑人民族精神自由和与其他民族平等的基础。尽管二十年代对于美国

黑人来说，是自黑人奴隶解放以来民族文化空前兴旺、种族意识空前高涨的时

期，但是黑人民族依然受到以白人盎格鲁 －萨克逊清教徒（ＷＡＳＰ）为主流的美
国社会的歧视和压迫，而且歧视和压迫的形式也较之美国内战之前更加隐秘更

加意识形态化，同时黑人民族内部也暴露了许多缺点，因而整个民族仍然是一个

处于美国社会的边缘的弱势群体。即便到了３０年代初期，休斯受到激进左倾思
想影响而倾向于以革命手段解决黑人问题的时候，他也清楚地认识到黑人民族

的脆弱。他在“骄傲”一诗中写道：“我踏实地工作，／你付给的是可怜的报酬；／
我真诚地梦想，／你却往我脸上吐痰；／于是我握起拳头／我知道太无力。／但
是我渴望变得强壮，／砸向你的脸”（Ｈｕｇｈｅｓ１３１）。

休斯在这首三十年代初期的诗中表达的是一种反抗黑人民族遭受不公正待

遇的战斗精神，但同时表现出他在二十年代对自己民族的清醒认识：虚弱但是渴

望变强。当然，休斯在２０年代诗歌中，黑人民族由弱变强的目的不是为了战斗，
而是黑人民族自我完善走向强大从而赢得社会尊重的基础条件。在他的１９２５
年发表的“我也”一诗中，黑人面对不公正待遇表现出乐观、现实而又对未来充

满自信的态度：“我大声地笑，／好好地吃，／长得强壮”（Ｈｕｇｈｅｓ４６）。笑是美国
黑人民族在长期的压抑中形成的一种集生存策略与反抗策略于一体的自我表现

手段。诗中“黑皮肤的兄弟”面对歧视没有表现出直接的尖锐的对抗，而是意识

到自己的生存需要和力量弱小而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抓住机会完善自己、壮

大自己，因为自身强大才是得到平等待遇的保障，才是使自身的美和潜在的美得

到充分展示和充分认同的保障。这正是休斯强调民族自我完善的思想基础。

休斯在诗歌中就如何实现民族自我完善作出了深刻的思考。在他看来，美

国黑人民族的自我完善重要的在于两点：即树立种族自信心和涤除外加的或自

身的民族劣根性。树立种族自信心是使黑人民族在精神上坚强起来的根本，而

缺乏种族自信心恰恰是二十年代美国黑人的一个普遍存在的奴性心态，这种心

态使他们无法摆脱白人至上观念的影响，无法从白人种族主义在废除奴隶制之

后对黑人在意识形态上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休斯的“害怕”一诗描写了黑人在

二十年代的这种心态：“我们在摩天大楼的丛林中哭泣，／正如我们的祖先／在非
洲的棕榈树丛哭泣，／因为孤独，／天黑了，／我们害怕”（Ｈｕｇｈｅｓ４１）。美国黑人置
身于现代文明之中表现出怯懦畏惧的民族心态，即便是天黑了，他们回到了自己

的世界也无法摆脱害怕的阴影，其原因在于孤独。之所以孤独，一方面是因为黑

人置身于白人文化的压抑以及自身（和自身的文化）不被接纳导致的情感反应，

另一方面是由于黑人没有能够正确认识自身的内在力量，没有充分调动内在的

力量来抵御和战胜外来的压力。这正是美国黑人民族缺乏种族自信心的反映。

正因为此，休斯对黑人民族提出规劝，要大胆地面对自己，面对白人世界。他在

“新来的卡巴莱女孩”（Ｈｕｇｈｅｓ８７）一诗中用戏剧化的手法描写了一位混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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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她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去往何处，独自在酒吧伤心落泪，这正是很多美国黑

人的心态写照。作为一群无根的他者，他们认不清自己的身份属性和追求的方

向，全然没有滋养自信心的源泉，陷入一种身份困惑的孤独和悲戚之中，于是一

个声音（很可能是诗人自己的声音）喊道：“你不能那样活下去！”显然，这个声音

的目的是要听者改变对待生活和对待自己的态度，找回迷失的自我，树立自信，

勇敢面对生活现实。如果说这首诗是以隐喻的形式传达出诗人对黑人民族的呼

吁，那么在“歌”中，休斯更明确地呼吁黑人民族自信地认识自己，在白人社会大

胆地展示自己：“可爱的黑肤色的孤独的人，／把你的胸膛向太阳敞开。／不要害
怕那光亮，／你这黑夜的宠孩”（Ｈｕｇｈｅｓ４５）。只有自信才能帮助黑人民族摆脱
白人种族主义的精神枷锁，才能是黑人从看不见的世界走向社会的前台。

休斯坚持的黑人民族自我完善还包括自我改造，即黑人民族要勇于涤除自

己内在的或者外部强加的弱点和缺陷。任何民族都有其缺点，而美国的黑人民

族由于其特殊的生活经历和压抑的文化环境，形成了极其复杂的民族性格，其中

的弱点和缺陷有的是民族固有的，有的是种族主义者虚构的，有的是黑人民族将

外部强加于身上的污点内化为民族的实际存在的缺陷。因而如何对待民族弱点

成为黑人知识分子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黑人活动家杜波依斯选择了回避，他

在“黑人艺术的标准”（１９２６年）一文中明确指出，“黑人艺术家的当然责任就是
开始一项伟大的工作，那就是创造美、保存美、实现美”（ＤｕＢｏｉｓ３９）。在杜波依
斯看来，黑人艺术家表现的主题是美，而不是黑人的缺点，表现黑人的缺点和生

活中的不光彩的一面无疑就是与白人种族主义者合谋是对黑人的贬损。而休斯

者采取了直面黑人民族的阴暗生活和民族弱点，并且在诗歌中直接描写和表现

民族生活的“不光彩”的一面，这一点在他的第二部诗集《给犹太人的好衣裳》中

表现得格外突出，受到了以杜波依斯为代表的黑人知识分子的批判。事实上，休

斯敢于描写民族弱点和民族性格中的瑕疵，正是他的民族自信心使然。他认为

这有助于美国黑人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不足，改正自己的缺点，达到自我完善，

实现种族的自由。在“火”这首诗中，休斯列举了一大串民族的“缺陷”和“劣

迹”：“我不善良，／我不纯洁，／我发臭、我卑微、我低贱。／［……］／我一直在
偷窃，／我从来都撒谎，／我睡过的女人／多过法老的三宫六院”（Ｈｕｇｈｅｓ１１７）。

这里列出的劣迹和缺点虚实参半，既有真实的一面，也有外部强加的污点，

但从总体上看，这些都是局外人对于黑人的观念性思维，是种族主义者强加给黑

人的刻板形象。这些定义性的概念都是借黑人之口说出，勾勒出一个旧黑人的

形象。这些刻板印象是否真正被黑人全部内化而形成对自己的认识，在这里显

得并不重要，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黑人对火的反复呼唤：“火，／火啊，主！／火将要
燃烧我的灵魂！”（Ｈｕｇｈｅｓ１１７）黑人呼唤火，是希望用火彻底燃烧掉自己旧的形
象，将真实的缺点和种族主义者强加的丑陋形象一起烧掉，在火中涅?，重铸民

族灵魂，诞生一个新的完美的黑人形象。同时，这也是黑人民族砸碎种族主义套

在黑人民族头上的精神枷锁、赢得心灵自由的必由之路。休斯用诗歌表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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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点、强调自我改造的思想动机正在于此。

休斯在追求种族自由平等的过程中，一方面重视美国黑人自我完善，另一方

面特别强调社会良知的作用；前者强调黑人自身的作用，后者则强调种族之间关

系的改善。休斯对社会良知的重视，反映了他对人性和社会道德力量的信念。

休斯的许多诗歌是从人的善良本性出发来思考种族关系的。例如，在“白

人”（Ｈｕｇｈｅｓ３７）中，休斯写道：“我不憎恶你，／因为你的脸庞也很美丽”。诗人
首先表现了黑人的善良宽容的性格，他们可以从伤害自己的白人身上看到美好

的一面；黑人对白人善良相待，而白人却恃强欺弱，折磨黑人。诗中的言说者

“我”（实际上是黑人的代言人）质问白人，“你们为什么折磨我？”这实际上是对

白人良知和人性的拷问。从根本上说，黑人言说者质问的心理基础是认为白人

本质上是善良的，黑人在种族关系上表现出善良的人性的同时，也表现出对白人

的善良宽容的期待。然而黑人的这种期待与社会现实形成巨大反差，其原因是

什么呢？休斯在其他的诗歌中给出了答案。在“巡演剧团演员”一诗中，黑人演

员向白人问：“就因为我咧着嘴／在大笑，／就因为我喉咙深处／的歌声，／你就
以为／我忍受了长期的／苦难之后／不再痛苦？”（Ｈｕｇｈｅｓ６１）

在奴隶制时期，黑人们在痛苦中大笑、因苦难而发歌，不仅有助于黑人奴隶

软化奴隶主的心而逃避更严酷的惩罚，而且可以使他们自己长期郁积的心理负

荷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从而形成了美国黑人一种特殊的生存策略和民族文化

形式（Ｌｅｖｉｎｅ１－３０）。这种表达形式常常不为白人所理解，即便到了２０世纪二
十年代，奴隶制废除半个世纪之后，白人仍然无法理解黑人的精神世界，而白人

对黑人缺乏了解导致了白人种族主义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上的延续，从而强化

奴隶社会的种族主义道德观念，因此黑人所面临的种族问题难以得到解决。在

“做梦的人”这首诗中，休斯表现了类似的观点，即白人不理解黑人：“我问你：／
你懂得我的梦吗？／有时候你说懂／有时候你又说不懂”（Ｈｕｇｈｅｓ１１１）。事实上，
休斯也十分清楚，白人由于受到传统的白人至上观念的影响，将黑人视为次人

类，因而他们即便对黑人文化感兴趣，也只是出于猎奇，而不愿意把黑人作为平

等的民族去理解。从这里似乎可以看出，种族之间缺乏了解，尤其是白人缺少对

黑人的理解，无论原因何在，都在客观上阻碍了种族之间平等关系的建立。

然而，在休斯的诗歌中，虽然美国黑人表现出来的善良和宽容没有得到其他

民族尤其是白人的对等回应，但这并没有使黑人放弃希望或者产生暴力倾向，这

正是休斯力图用诗歌传达的对人性和社会良知的乐观信念。在“做梦的人”一

诗中，黑人对不理解他的梦想的白人说：“不管你是不是理解，／没关系。／我继续
我的梦想”（Ｈｕｇｈｅｓ１１１）。黑人不仅要抓住梦想坚持希望，而且要勇敢地面对严
酷的现实：“面对这墙黑门紧闭，／用你黄褐色的空拳猛击———／并等待”（Ｈｕｇｈｅｓ
４５）。休斯在这里希望黑人使用拳头并不是主张以暴力的手段来解决种族问题，
事实上，这拳头是空的、手里没有武器，拳头击打的对象是墙，即他的“随着我长

大”等许多诗中描述的隔断黑人和白人交流、使黑人处于阴影之中的墙，是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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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喻指。而休斯要求黑人“等待”，是等待种族主义之墙的垮塌、种族之间

的融合。可以看出，诗中的“拳头”不是黑人暴力对抗白人的象征，而是黑人以

执着的希望和人性力量与种族主义的对抗。休斯的“阿拉巴马大地”一诗为此

提供了佐证。他在１９２７年为布克·Ｔ·华盛顿创办的塔斯克基学院写的这首校
歌中，高调颂扬了华盛顿的观点：“服务———仇恨将未生而亡，／爱———镣铐就会
自然断裂”（Ｈｕｇｈｅｓ１１１）。当然，华盛顿主张以踏实的工作和人性的宽容来赢得
黑人在美国社会的生存自由，而不是主张黑人与白人的融合；而休斯则是借华盛

顿的观点来表达自己希望借助人性中的善良仁爱和黑人的踏实工作来消解白人

种族主义对黑人的压制和误解、赢得黑人的新生和种族之间的融合。而这正是

休斯在吸收华盛顿迁就主义思想的同时又不同于他的地方。

“等待”是休斯在２０年代的诗歌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它体现了休斯
对未来的乐观和对现实的宽容，以及对人性和社会良知的信心。因为人性的复

苏和社会良知的觉醒需要长期的持续的刺激，休斯劝告黑人坚持自己的梦想、善

良宽容地对待社会现实正是这种社会良知苏醒的催化剂。在休斯的诗歌中，与

社会良知苏醒相伴而生的是旧世界的死亡和新世界的诞生，这正是“等待”的终

点，这一点艺术地反映在休斯关于死亡主题的诗歌中。

在二十年代，年轻的休斯写下了许多与死亡相关的诗歌，其中很多收入他的

一本小册子《亲爱的可爱的死神》（ＤｅａｒＬｏｖｅｌｙＤｅａｔｈ，１９３１）。按照惠特曼的哲
学，“只有了解死亡才能产生诗歌和生命原初的火花”（Ｒａｍｐｅｒｓａｄ４０）。休斯通
过认识和思考死亡，逐渐在生与死、爱与恨、物质与精神、终结与重生等与人生和

社会密切关联的基本问题上形成了辩证的思想。死亡在休斯表达其社会理想和

人性信念时具有特别意义。“我在等待我的妈妈———／她是死神，”这是休斯在
１９２４年写的“妈妈”（Ｈｕｇｈｅｓ４０）一诗中的诗句。他将死与母亲联系在一起，母
亲即死神，她同时集生命的终结者与赐予者于一身；“我”作为黑人民族的代言

人等待死神的来临，其实是在等待一场生死轮回，等待旧的生命或生存状态的终

结和新的生命或生存状态的开始。这中间蕴含着黑人民族对现世的不满和对来

世的憧憬，是对社会变革的充满信心的期待。他在“亲爱的可爱的死神”一诗中

将等待死神的意义表达得更加明确：“亲爱的可爱的死神，／你将一切囊括在你
的翅下———／不是去杀死———／而是去改变／［……］／亲爱的可爱的死神，／改
变才是你的名字”（Ｈｕｇｈｅｓ１２７）。

诗人以“亲爱的可爱的”两个形容词来描述死神，一方面是由于死神即将给

个体生命和整个社会带来的改变，另一方面是由于死神不是对肉体生命的终结

（“杀死”），而是对灵魂的重塑和改造。诗人在这里将“杀死”和“改变”两个概

念以对比的形式体现出来，正是突出了人生和社会变革中重塑灵魂的重要性，而

灵魂重塑正是人性和社会良知的苏醒。

总体来看，休斯在如何实现种族平等理想这一点上强调黑人民族的自我完

善和社会良知，突显了他对道德力量的信念和诉求，这既不同于杜波依斯、麦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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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Ｔ·华盛顿等人的社会思想，又体现出对他们的有益吸收，这一观点渗透
在他二十年代的诗歌之中。虽然休斯在三十年代一度变得非常左倾激进，主张

以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手段赢得包括种族自由平等在内的世界大同，但在四十

年代初期基本上实现了向道德的回归。在一定程度上，休斯在二十年代民主理

想的追求中对于道德力量的诉求奠定了他一生大部分艺术实践的思想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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